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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

王瑜明，媒体人，偶有文
章见诸报端。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

胡蛙蛙，原名胡岚，中国作
协会员。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

作品见《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文艺报》《中国艺术
报》《散文海外版》《北京文
学》等刊物。著有《寄秋书》
《风从域外来》。

♢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

王国华，“城愁”散文的倡
导者和书写者，现居深圳。

恩上水库露出来了。你想要的东
西，往往在突然走神儿的时候出现，而
非在最期待的时候。

背靠着山峰。山峰上面挂着夕
阳，沉甸甸的，随时坠落，却又不会令
人心慌。

从远处看，岸似圆融，近瞧，却
是壁立，若掉入，不容易爬上来。波
纹粼粼。水面上的夕阳被打散了，但
是亮光没散，盯一会儿就得眯上眼。
一根干枯的树枝漂在近岸处，似乎已
忘记当初的绿，对它而言，生命就是
现在这个样子。

岸边荒草萋萋，有绿有黄，为整个
湖水又添上了一圈年轮。

草丛中传来轻轻的虫鸣。仔细
听，有曲调，甚至算得上婉转。一团一
团的飞虫，久久地凝固于空中。

灌木上站了一群麻雀，仿佛结出
的一个个果实。稍有动静，扑棱棱一
起飞向天空。过一会儿，见无危险，又
飞回原处。其中一只倏忽跳下地，左

啄啄，右看看。另一只跟着跳下来，右
啄啄，左看看。一只接一只，都跳下来
后，又一起扑棱棱飞走。沉寂的水面
因这群麻雀而微微动荡。

未见一鱼。却有一只鸭子 （也许
是水鸟。太远，看不清）在水面上游
走，身后拉出一条长长的线。忽然，
它一头扎进水。水面荡开，随之恢复
了平静。我定定地盯着。大概过了一
两分钟，仍没再出来。这是什么意
思，自杀了？

水库略似长方形。绕湖走，可见
蓝色的喜花草，小巧，闪闪发亮。一排
排直立的冷杉。据说深秋时节最漂
亮，一片深红色。而我所见，已现枯败
象。来年它还会变红，我不知道自己
那时还想不想来。

这真是天造地设的一面水。离天
空更近一些，雨水落于此，比落在其
他地方要省些力气。山顶上的水会
流下来。山间石头缝里也会涌出山
泉，形成一条条小溪，上面漂着枯

叶。溪底可见鹅卵石，已被泉水摩得
圆润、滑腻。

临水而立，环顾四周，很想说一句
“风景这边独好”之类的俗词。此景若
在地面，平淡无奇，而现在凝神静气，
久久沉醉其间，最直接的原因是走了
很远的路，得来不易。这当然是自我
的角度。从他者的角度看，湖水就是
好。它和周围的一切，都经过了神的
挑选。神要把最好的事物放在高处。

此刻我站在这里，似乎具有了非
凡的力量。水和空气托着我。我身体
像充了气，越变越大，只要轻轻挥手，
就是风起云涌。所以我站着一动都不
动，以免误伤了谁。是“高”给了我力
量，让我庞大，雄壮，成为金刚。

但我还是渺小的。更远处，一个
巨大的怪兽，怜惜地盯着我所在这个
星球，小米粒儿一样孤独的星球。它
一口气就可以把它吹得更远，星球上
的所有事物全都粉身碎骨，但是它摇
摇头，并不吹出那口气。它这一沉思，
地球上的事物就又侥幸地度过了亿万
年。我这样一个比人类高大几千倍的
金刚，仍然是地球上一个小小疤结，在
那个怪兽眼里，等于完全没有。

高山水库

又是一年流感高发期，不禁想起
四年前的那个春节，从小年夜到2月1
日，我陪着家里一大两小“三刷”发热
门诊。新年发烧，让人没劲，但也由衷
地为一线医务工作者点个大大的赞。

第一刷是小年夜的前一天，下班
路上的我接到老爸来电说，8岁的女儿
有友发烧 38.8℃。我倒吸一口冷气，
我是真不想去医院轧闹猛，心里想着
还是先在家观察一下吧。可是当晚，
有友越烧越高，半夜连连喊头疼。久
病成医，凭我的经验，估计娃中了流感
的招。

第二天是小年夜，一早，我拉着高
烧娃直奔家附近的医院。小朋友的发
热还是在儿科看。但进入儿科的所有
患儿，都要先在门口的预检台测体
温。一圈筛查下来，果然如我所料：甲
流。知道病症就能对症下药，因为有
友吐得厉害，医生建议在隔离补液室
吊针。临回家前，医生叮嘱我们：回家

一定要注意和弟弟隔离，甲流的传染
性强。

大年初一一早，老妈告诉我，睡在
另一间房的弟弟似乎也发烧了，且体
温直奔39℃。尽管我们“严防死守”，
但弟弟毕竟还是时刻想念姐姐，趁我
们不注意，会遛去姐姐那里和她说
话。我的预感是：弟弟也是甲流。大
年初一，真要去医院吗？但弟弟才2岁
多，高烧耽搁不起，就算形势严峻，还
是得去儿童医院。大年初一的儿童医
院较之往常冷清了不少，我抱着弟弟
刚准备进门诊大厅，保安忙上前引导，
原来门诊大厅只开了一扇门，从这里
进入医院后，先测量体温并登记。

才过了 8 天，咳了好多天的双友
爸一早量了热度：38℃！怎么办？双
友爸已经咳嗽了大半个月，断断续续
第三次发烧，在家硬抗，看来是挨不
过去的。无论如何，还是去医院看一
下才放心。

还没到医院大门口，我远远地就
发现，车辆进出的闸机都关着，待我们
的车开近了，保安走了过来，他拿着耳
温枪温馨提醒我们：“车里的人员都要
测体温。车里有没有发热患者？”我老
实回答：“有。”保安道：“发热患者下
车，车进医院，有专门的地方停放。”保
安给我们指路。发热门诊很规范，就
像个小型医院，挂号、收费、诊室、化
验、放射科、输液统统都有，这里所有
的医护人员非常耐心，医生继续询问：

“发烧几天了？咳嗽多久了？有没有
胸闷？不要担心，你这个情况应该没
问题，等下做个检查就好。”

发热门诊的人不多，检查非常
快。咽拭子、血象、拍片结果很快出
来，还好，只是普通感冒加轻微的细菌
感染，吃点抗生素就好。虚惊一场，不
是流感，胸口一块大石头落地。我们
离开时，已经快中午 12 时了，我们后
面，又来了一位发热病人，过年的发热
门诊里，耐心的医生们依旧坚守岗位。

我常说，我们要理解医护人员，他
们真的是最辛苦的人，我至今还难忘
那个揪心的新年。

三刷发热门诊

九月，张扬姑娘从喀什回来，带来四
个大石榴。滋润饱满，红红艳艳，一时舍
不得吃，放在桌上。月余，皮已经变薄变
干，依然是红的，褐红。当清供也漂亮。

石榴剥开，粒粒晶莹饱满，红得不
动声色，望之口舌生津。一直怕食酸
石榴，那酸，想想都倒牙。对石榴的
爱，只爱甜的。石榴的好滋味，甜多，
酸只能有一点点。每回吃石榴必剥了
放在盘里，用匙挖了吃。“半含笑里清冰
齿，忽绽吟边古锦囊。雾縠作房珠作
骨，水精为醴玉为浆。”津津入口，石榴
汁在舌尖舞蹈，不想触到石榴籽的硬，
滋味在舌尖驻足。石榴吃的却也是这
一畅一阻的滋味。就像好小说，读到引
人入胜的情节，被吊足了胃口，且听下
回分解，峰回路转，又跌宕开去。软籽
石榴，少的正是起落跌宕滋味。

街上有榨石榴汁的。喝石榴汁最

省事，一杯八元，浓浓的甜味穿舌过
肠，喝得痛快，却少了剥石榴的乐趣。
滋味如快餐，能饱腹却少情致。

石榴酒是好的。甜中带点淡淡酒
味，度数不高比果汁口感好，其色又胜
红酒一筹。倒在高脚杯里，如汪红宝
石，美得低调奢华，明艳又深藏不露。

喀什皮山石榴好，个大味纯。喀
什的友人说，石榴要连着白色薄膜吃
才有药性。偶一试之，涩，混着石榴的
甜，滋味又复杂，好似老顽童，老于世
故而又一派天真，殊为难得。

有年在可可托海购得一石榴石手
串，珠子一般大小，滴溜溜的，红得雅
致，戴在腕上，活泼泼喜人。《红楼楼》
里，宝玉要看宝钗带的红麝香串。宝钗
一急，竟褪不下来。只得掀起袖管，露
出雪白酥臂，宝玉竟起羡慕之心。石榴
石红得剔透、低调，更符合宝钗不事张

扬的性格。有一对耳环，颗颗石榴如绿
豆大小，缀成扇形，一嘟噜垂下来，行动
处钗影鬓环，不知是风动还是影动。耳
环是友人送的，其中有惺惺相惜的情
谊。这些年首饰买得多，戴得少。

那年秋天，去齐白石书院。院里有
一株石榴树结得繁茂喜气。有的石榴，
开得太过竟裂开了，晶莹的石榴籽露在
外面，俏皮活泼。“明珠在腹，开口示人。”
玉口锦绣，像开心过头的孩童，一派烂
漫。这怕是文人爱画石榴的原因吧！

五月榴花照眼明。有年在库车步
行街，明蓝色雕花大门半掩，红艳艳的
花朵跳在眼前。推门进去，院子当中
一树石榴开得热闹。

院子里的维吾尔族姑娘，大方地
走过来与我们合影。我拍了照片给她
看，笑容如榴花一般红艳。回来后洗
了照片，按她留的地址寄去，不知道她
是否收到？倘若收不到，那一刻的欢
喜也在心了。

一生中总要见几次过目难忘的
美，这两次都算。

石 榴


